
2024 年  第  40 卷  第  3 期
（总第  195 期）

Vol. 40 No. 3 2024
（Sum No. 195）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于影视作品分析案例教学的美育与生命观教育
——以新版《大侠霍元甲》中的三重生命美学分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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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视作品的案例分析式教学， 适用于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 也适用于面向所有专业的通识课程。在教学实践

中因影视作品的艺术属性而自然地带上美育的目的和效果。选择新版《大侠霍元甲》为武侠影视类型作品的最新案例， 分析

该剧秉持中华武术正剧的创作原则， 塑造主人公真实的三重生命境遇， 及其显现的三重生命美学， 同时引导学生在直观感受

中国传统武侠精神之后， 能够深入思考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寓严肃的生命观教育于审美教育之中， 激发学生对自

身生命的深刻思考， 给予其一种精神上实现自我本质力量解放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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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ife View Education in the Analy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 Case Study of the Triple Life Aesthetics in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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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se-based analy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core courses but also 
for general courses of all majors.  In teaching practices， the artistic attribut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naturally contribute to their aesthetic education effect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Martial Arts Master Huo 
Yuanjia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drama and shapes the protagonists’ triple 
life experiences and aesthetics.  It not only leads students to directly feel the spiri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
tial arts but also promotes them to contemplate the meaning and values of life.  By integrating formal life 
view education into aesthetic education， it inspires student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lives， and enlightens them 
to unlock their spiritual pot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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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的案例分析式教学， 适用于戏剧影视

文学、 广播电视学、 戏剧影视导演、 文艺学等专业

的核心课程， 也适用于面向所有专业学生设置的通

识选修课程。作为专业课程， 通过案例分析进行实

践指导， 使偏向文学理论方向的学生初步掌握影视

评论的写作方法， 偏向拍摄实践方向的学生初步掌

握影视创作的技巧方法； 作为通识课程， 通过案例

分析进行鉴赏指导， 使其他专业学生的审美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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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有所提高。无论是专业教学还是通识教

学， 都会因影视作品的艺术属性而自然地带上美育

的目的和效果。专门以美育而论， 按照教育规律与

教学目标， 面对还未经过系统的美学理论学习， 没
有对“美”与“审美”形成深刻理解与理性认知， 只从

生活经验性中获取对“美”的感性认识的本科学生， 
不能像对中小学生实施的审美教育一样对影视作

品做浅显易懂的导读式简介， 而应该采取学科性、 
系统性、 理论性的审美指引， 对影视作品的美学层

面做高水平的学术性评析， 使得学生不但能够直观

把握住作品表象上悦耳悦目的形式美， 而且能够探

索、 揭示出作品深层中悦神悦志的内涵美。这种最

高层次的审美感受带给学生的将不再只是感官上

的舒心愉悦， 也不仅是专业知识、 实践技术的习

得， 而是对自我人格、 思想意志的激发， 对人生、 
人性的启迪， 最终获得的是一种超越人生困境的精

神升华。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作为案例的作品选择也要

遵循学科性、 系统性与理论性的原则， 不能只考虑

作品的优秀与否， 还要系统地按照影视剧的题材、 
种类或类型进行分类评析， 使得学生在对比中对不

同类型与风格的美学有更好的理解。同时， 作品最

好能够贴近时代的、 民族的审美标准， 以近几年来

的国产影视剧为重点选择对象， 一方面它契合学生

的求新求异心理， 另一方面它能唤起学生的文化认

同情感。近年来， 国产现实主义影视剧的创作水平

到达了新的艺术高度， 不乏可做案例的优秀作品， 
现实主义美学中体现的真和善更是施行思想教育

的绝佳素材。国产非现实主义的影视剧虽然在票

房、 收视乃至口碑上收获颇多， 但优秀作品只是极

少数， 其共同特性是敢于在旧有类型之上创新某种

亚类型或新类型。而大多数作品却固守模式化的

类型美学， 个中所彰显的善因缺乏现实的真而缺乏

思想深度和精神感染力。中国独有的武侠类型影

视就陷入这样的固化困境， 创作囿于类型公式， 电
影追求影像的华丽震撼， 电视以翻拍经典武侠小说

改编剧为捷径， 结果就是武侠类型美学的衰落。反

映在教学实践中， 近年来在美学与思想上有所创新

的武侠影视作品， 能够符合教学目标、 达到良好教

学效果的并不多。2020 年暑假央视八套黄金时间

播出的新版《大侠霍元甲》， 在过去各版《霍元甲》电

视剧“大都以霍元甲的传奇经历为故事蓝本， 武戏

为主并辅以情感戏， 以爱国爱民的民族精神贯穿始

终”［1］的基础上做“中华武术正剧”的创新尝试， 打

破审美定势， 为人物形象辩证地注入历史之“正”与

逻辑之“正”， 以真实的生命书写超越固化的武侠模

式， 给予观众一种新的超越武侠类型的生命美学图

景。选择此剧为案例教学， 在揭示主人公的生命历

程， 进行三重生命美学分析的同时， 引导学生反观

自身， 深入思考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尤

其对于一些因遭遇某些挫折而对人生感到迷茫困

惑， 慨叹生命脆弱无常的学生而言， 寓严肃的生命

观教育于审美教育之中， 比刻板说教更能让他们感

悟与接受。

1　重返审美的生命家园

艺术创作的最初本源来自主体的生命冲动， 艺
术功能的最终体验来自主体的生命满足。人类的

审美活动充斥着强大的生命渴望与生命冲动。艺

术审美想进一步提高， 不是离世飞升， 而要重返家

园， 去重新审视美的来源——人类的生命。  “人除

了肉体的生物生命之外， 还有精神生命和社会生

命。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正是生命自身所具

有的丰富复杂的内容， 使得美与审美变得丰富而又

复杂。”［2］98

任何叙事型艺术作品， 皆以人为表现核心， 以
一段生命时空为限， 记叙角色的生命历程。即便是

历史人物传记， 也无非抽取其一生轨迹中的几个典

型时间段来叙述。无论是虚构人物还是真实人物， 
亦或是拟人的动植物角色， 其生命形象皆建筑在人

类现实的生命活动之上， 即便是神仙、 妖魔， 也不

过是真实人类生命的优化或恶化。所以， 我们可以

与人物共享生命。文学、 戏剧、 影视是叙事艺术， 
我们欣赏这些作品， 有间接体验他人一段生命历程

在内的审美期待， 能与人物共情——被感动、 被熏

陶； 能为人物思索——去批判、 去警示， 皆因我们

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敞开思维和联想去接受多个他

者的精彩生命， 让自我的审美生命也得以丰富与精

彩， 从而获得无限可能的审美满足。

武侠类型电视剧讲述的是主角（“大侠”居多）

一段辉煌跌宕的生命历程。观众可以间接经历侠

者在武林江湖的曲折奇遇， 彰显盖世武功、 侠肝义

胆、 情感纠葛， 体味真实人生的精彩和无奈， 体悟

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内蕴和精髓。这是传统武侠

文化的核心菁华， 但也形成长久的套路。武侠电视

剧一直在用花哨的武打肢体、 奇异的功法武器、 唯
美的慢动作影像来博取观众的视觉审美注意， 用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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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的生命奇遇来构架故事、 吸引观众。新世纪以

后， 传统武侠人物的魅力渐消时， 电视创作者们转

而以青春靓丽的偶像颜值、 华美精细的服化道景、 
奇幻炫目的动作特效来迎合年轻观众的偏好， 修
仙、 玄幻武侠剧繁盛起来。传统武侠电视中复仇夺

宝、 比武争霸的精彩纷呈， 被驱魔降妖、 修仙转世

的百转千回所替代。这类武侠剧确实给观众带来

审美的新奇， 但剧中仙、 神、 妖、 魔的非人类身份

日趋符号化， 脱离真实的人类社会和复杂的人性； 
可以不必逻辑自洽地升级打怪、 谈情说爱的爽快剧

情， 远离了传统武侠“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正义

主题； 尤其是动辄三生三世的重生轮回， 把人类生

命渺小而伟大的深沉意义磨平， 影响年轻人对生命

价值的正确认识。

中华武术正剧《大侠霍元甲》恰是对现今青春

偶像仙侠剧、 武侠小说翻拍剧的一种拨乱反正。所

谓“正剧”是博马舍所定义的“严肃戏剧”， “正剧在

塑造人物上， 往往具有悲剧人物的崇高、 严肃性， 
也有喜剧人物的平凡、 诙谐性。在故事情节方面， 
虽然也有惊心动魄的内容， 但更多的不是大悲大喜

的事件， 而是日常平凡生活故事， 所以它不像悲剧

那样让观众产生恐惧和哀怜， 但也不像喜剧那样荒

唐 、 滑 稽 、 可 笑 ， 而 是 更 贴 近 生 活 的 深 刻 思

考”［3］1032。严肃、 平凡， 贴近生命的真实， 方能深

刻。当三四个版本的霍元甲电视剧出现后， 除却跌

宕的生平、 高超的武艺， 与外国力士比武的传奇经

历被反复起用与诉说之外， 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

是严肃而真实的生命。各类旧版彰显谦逊的中华

武德与自强不息的人格， 澎湃的民族精神和浓厚的

爱国情感， 新版中也分毫不差。不同的是， 新版秉

持正剧人物的塑造原则， 在铺陈霍元甲精彩曲折的

传奇人生外， 更是精心勾勒出他的日常与平凡， 把
一种作为普通人类的生命真实性填充入叙事框架

内。旧版设置的叙事时空， 是提供给主人公行为展

演的一片布景、 一个舞台， 主角的生命行为在动态

行进， 舞台布景却相对静止。有的版本为方便剧情

合理展开， 还故意做了错位调整， 如 1981 版电视剧

就把时代背景设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新版叙

事则回归人物的正确历史坐标， 依据霍元甲生于

1868 年的史实， 把叙事背景精准定位在 1898 年戊

戌变法后那个动荡离乱又波诡云谲的晚清时空之

中， 对时年三十岁的年轻霍元甲的人生经历加以合

理虚构， 辩证地描摹在历史境遇中历史人物该有的

生存状态， 塑造出主人公真实的三重生命境遇。符

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物生命历程

更加严肃而深刻， “使我们从平凡安逸的生命形式

中重新识察到生活内部的沉重冲突， 人生的真实内

容是永恒的奋斗， 是为了超越个人的生命价值而

挣扎”［4］166。

在完成观看新版《大侠霍元甲》的教学环节后， 
学生能够初步、 直观感受电视剧中的传统侠义精神

及“爱国、 修身、 正义、 助人”的精武精神， 却不一

定能够察觉新版中重设历史时空的重要意义， 触及

崇高的审美之门。因而在评析教学中， 教师需要引

导学生在认知历史的进步意义上感受到生命的现

实关怀， 在聚焦人物的生命历程中思考历史人物的

生存意义， 进而引导学生去思考自身有限生命的完

满、 充盈与超越的可能， 在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深刻

思考里， 重返美所萌生的生命家园， 获得更高层次

的审美体验。

2　生物生命的困顿、 存活与死亡

生命本质是生存， 决定生命活动的基础是更好

地生存、 繁衍与进化。为了人类自身生物生命存活

而施行的基础生命行为， 现实中往往因过于日常普

通而被审美忽略。但在艺术作品中， 人物的基础生

命行为被放大、 被聚焦， 自发性地带有深刻的审美

特征。

新版《大侠霍元甲》对于主人公生命历程的叙

述， 截取了他在三十岁之后青年时期的一段生存困

境。以往武侠故事主人公少有被经济财物的匮乏

所困扰者， 多数衣食无忧， 只需应付江湖恩怨。而

在新剧中， 我们看到霍元甲带领家人和徒弟避祸山

林， 开荒、 种田、 喂鸡， 养家实属不易。又遇山洪

冲走粮畜， 一家人食物日渐匮乏， 只得以稀粥果

腹。即便典当首饰， 米炊也难以为继。为节省米

粮， 霍元甲只好谎说辟谷不用吃饭。霍妻有孕在

身， 养鸡下蛋为补充营养， 但为了霍嫂过生日而杀

了唯一的鸡。诸如此般的影像细节， 展示了真实的

生存困境与为摆脱困境所做的努力， 皆是人类为维

持生物生命的基本行为， 更贴近生命的真实。所谓

正剧之“正”， 也即生命之“真”。霍元甲的困顿生

活， 折射出清末乱世中华大地上普通民众的生存实

况。被封建官府以及帝国洋人所欺压， 一个有家世

有武艺的百姓尚且无法自保、 生活窘迫， 何况普罗

大众？主人公所遭遇的生存危机， 普通人也会遭遇

到的， 观众能够感同身受。而一个技艺高超的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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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不改初衷、 秉持武德， 不取不义之财， 更令人

敬服。

在温饱的生存状态之下， 人类得以追求更强

健、 长寿的高质量生命， 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武术缘

起的最初目的——强身健体、 让生物生命更好地存

续。各类武侠电视剧用音画形式极力描摹高超的

武功及其带来的诸多益处——称雄争霸、 夺宝复

仇， 锄强扶弱、 振危济困， 乃至护卫民众、 保家卫

国——刺激、 热血甚至崇高， 却遗忘了其原初的意

义。新版重拾中华武术的初衷， 通过霍元甲和父亲

霍恩第的台词反复强调主人公的自幼习武和收授

徒弟是为了强身健体。全家被霍元甲牵连而遭难

后， 霍母和霍嫂不让侄儿霍东方学武， 怕身怀武艺

带来被动或主动的比武结仇。但童言无忌的东方

说“学武有肉吃”， 既是赤子心中对武术功能的委婉

曲解， 但也返回到维系生物生命的原初功用上。在

生活困窘时， 霍元甲迫不得已冒用徒弟的名字走

镖， 正是被东光知县一句“进彰显武学， 退安身立

命”所说服。在沪上开武馆的初衷， 也是为了避祸

和养家……学武的首要作用满足了人类质朴的生

命需求， 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允许的， 对于不

是基于生物生命存续之上的持武争胜、 恃强凌弱的

生命行为， 中华传统武德则坚决否定。

剧集开篇便讲述已在天津成名的霍元甲赴京

挑战王五， 而王五为了不耽误营救谭嗣同， 并不愿

意与其比武而故意输招。当鹰四为报私仇杀害霍

元甲父兄后， 霍元甲意气用事去寻仇， 却败在日本

人和德国人的火枪之下。这些剧情的设计恰是对

持武争强的强烈否定。剧集进入下半场， 霍元甲开

办精武门， 反复向学员和群众宣扬为“强中华国民

之体魄”而学武， 恰是对武术原初意义的回归。对

比序幕与尾声， 通过主人公的武术生命历程及其对

武术之意义的理解转变， 否定了以武争勇斗狠的行

为， 重申了武术的纯粹意义， 以及建立在生物生命

之上正确的“善”的“武德”。

存活， 是人类一切生命行为的基础。死亡， 则
是人类生物生命的归宿， 是哲学关怀的永恒主题， 
亦是艺术表现的热衷内容。在武侠题材文艺作品

中， 死亡的讲述更加频繁， 因为武侠题材所设定的

叙述场域（武林、 江湖、 朝野、 仙魔界）是一种非平

和人类生态的时空， 现实中的生老病死在此场域中

被加剧， 变得突出。武侠世界的叙事模板——灭门

遗孤、 斩草除根、 铲除异己、 报仇雪恨、 舍生取义

等等——均与武侠人物传奇的死亡形式相连， 也是

武侠文艺的艺术魅力之一。但也正是这些类似的

生命经历， 成为中国武侠电视剧的固化模板， 也成

为导致观众审美疲劳的原因之一。

新版《大侠霍元甲》中诸多人物的死亡， 都有一定

程度上的模式化。比如， 鹰四杀害霍父霍兄； 霍元甲

手刃鹰四报仇； 徒弟小伍为掩护师父而中枪死去； 徒
弟阿发为刺杀清廷大臣被捕后牺牲； 山匪沙燕杀死诬

陷霍元甲的东光知县； 鹰九毒死陈真师父嫁祸霍元甲

……但作为陪衬与启发主角霍元甲的两位历史原型

人物，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的死亡形式则不落俗套。谭

嗣同的死亡， 在言语上复现了“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的真实遗言， 在影像上则有着

浪漫主义的表达， 用一只轻盈美丽的蝴蝶衬托， 把自

然界的生命之美与人世间的死亡之痛并列， 反衬生命

的壮烈。谭嗣同轻轻吹走肩上蝴蝶时的表情， 表露出

他对世间生灵的热爱。他之所以不爱其躯、 从容赴死， 
正是意欲以己之死换更多生命之生。这里的蝴蝶不

是庄周梦蝶“生死物化”的人生虚无符号， 而是生物生

命真实的展演， 生命之美精准的体喻。大刀王五之死， 
则用一则官府告示标明， 至于其悬挂在朝阳门上、 用
木笼盛着示众的头颅， 并没有用逼真的道具给观众以

感官刺激， 只用鹰四口述， 观众便得悉王五被洋人枪

杀的经过。死亡的因果用文字与话语转述而非影像

的直观表现， 反派得意洋洋的面部特写与霍元甲师徒

众人悲愤的面部特写作对比， 点染出大侠死亡的悲情

气氛。谭、 王二人的死亡叙事有详有略， 有直陈有侧

写， 体现编剧技巧， 不卖弄俗套而浮夸的影像刺激， 
表现对两位历史英雄人物之死的尊重。

在剖析第一重生命美学的教学中， 重点把剧中

人物的生死叙事做对比， 指导学生反复观摩、 体会

导演如何把崇高与秀美在画面中并置， 用影像语言

渲染历史原型人物谭嗣同的慷慨赴义； 向学生揭示

主人公在生命困顿时期挣扎与坚守的精神意义， 引
导学生结合自身， 进一步感悟华夏民族之“自强”意

识与生物生命之“不息”间的最基本关系。

3　精神生命的迷惑、 压抑与澄明

人不仅追求生物性的满足， 也追求精神上的满

足。人类大脑细胞对自我主体与客体世界的一切

活动进行积极地辨识、 记忆、 思索、 传承……用思

想构筑出一个包含世界认知、 生命目标、 生活方

式、 心理体验的精神时空。人类在生物生命的基础

上进化出精神生命， 是与其他动物的一种本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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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人类如果没有精神生命， 就还仍然是凭借本

能应对自然的低等动物。精神生命是人类生命的

第二次升华。”［2］106

人类个体生物生命的基础行为与基本历程趋

同——建筑在生老病死之上的衣食住行、 生殖繁

衍、 趋利避害， 不外如是。但个体精神生命的差异

却巨大而不可统合。新版《大侠霍元甲》创新性地

突出了主人公思想与观念的困惑、 压抑与渐趋敞亮

的过程， 塑造了一个与以往版本相比具有更丰满精

神生命的大侠。该剧放弃了苦练武艺、 打败对手、 
行侠仗义这类大侠成长模式， 开篇时霍元甲便已侠

名在外， 正统的忠孝节义思想以及武德已经成为其

精神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其为人处世的秉持原

则。于是建筑在精神生命之上的行为能够超越趋

利避害的生物生命行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

看到霍元甲因佩服王五的人品武德， 愿意与所谓乱

党的王五结交； 因推崇谭嗣同的忠君卫国而冒风险

带王五探监； 在戊戌六君子的刑场之上敢于为之大

声呼喊； 在成婚之日推迟仪式急赴京城救援王五； 
能够冒着被诬为同党的罪名把王五首级抢回， 使其

得以入殓……这些侠义之举带来了日后的灾祸， 但
他却不曾后悔， 只是检讨自己的计划不周， 事先暴

露， 以致于被朝廷鹰犬抓住把柄。

同时， 霍元甲的精神生命也受时代局限的影

响， 支配了其有所不为的生命行为。他保守而愚

忠： 受到儒家忠君思想的多年熏陶， 坚守精忠报

国， 认不清朝廷腐败的真正原因。因抢夺王五头颅

被划为乱党， 农劲荪劝他“在清王朝没有推翻之前

不要回天津”， 他被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所震惊。

他敬佩谭嗣同， 自然认同帝制， 认为“朝廷腐朽， 那
是因为大权旁落， 奸人当道。我等应唤明君出世， 
挽社稷于危难”。他认同封建等级制度， 所以也容

易听信权力， 以良民自诩， 愿意遵从官府的游戏规

则。在避隐山林期间， 霍元甲虽在东光县和寿阳县

两地几番被诬陷受挫， 却仍愿意去相信官府而不相

信沙狼、 沙燕的消息。在他心中， 农劲荪和沙狼兄

妹一样， 虽然对待自己抱着真诚、 友好、 崇敬的态

度， 甚至有救命之恩， 但终究是匪类。所以一开始

霍元甲的态度都是诚心感谢、 敬而远之。他克制而

忍让， 在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派面前屡次被算

计、 被打压。他刻板而教条： 因为遵循不开杀戒的

武德， 屡次斥责因保护霍家、 保护自己而杀人的徒

弟高奇和沙燕， 要把两人逐出师门。在松江府身陷

囹圄， 也要遵从国法， 不愿意跟前来劫狱的沙狼兄

妹走， 坚持要等徒弟刘振声和农劲荪搜集证据为他

洗脱罪名。甚至他对待女性及婚姻的态度， 也显出

某些封建男权主义来。为了报答阿发变卖家产把

自己从法国领事那里赎出来的恩情， 他乱点鸳鸯， 
要把陪嫁丫鬟小莲嫁给阿发。在得知小莲并不喜

欢阿发时， 还要以家长身份坚持， 说“这事不能听

小莲的”“这是为小莲好”。在和妻子争吵中， 说出

曾经把怨气发泄到妻子身上， 骂过妻子“丧门星”之

事， 也表达出婚姻不需要缘分的思想。他收沙燕为

徒， 但一直没有亲身教授， 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 
怕别人的闲话。诸如此类， 都是其精神生命中的错

误之处。

霍元甲的精神生命是矛盾的， 也是变化的。戊

戌之年， 三十岁的他有着争胜之意、 鲁莽之举、 愚
忠之心， 坚信自己所为所思是正确的， 可以为朋友

不爱其躯、 全力以赴， 但不能大逆不道、 革命谋反。

其后， 他遭逢重重罹难， 亲身感受到官府的腐败无

能与洋人的跋扈欺压， 他悲痛愤慨， 却不知所措。

他空有一身武艺却只能用来维系自我和家人的日

常生存。这段时间内其生物生命是困厄的、 精神生

命是困惑的， 一种弥天网罩般的压抑情绪充斥于他

的人生。非常幸运的是， 霍元甲有妻子王云影的不

离不弃， 有几位徒弟的从旁扶持， 更有朋友农劲荪

施以援手， 帮助其走出困境。王、 农二人被塑造成

具有绝对正确精神生命的人物。王云影贤惠通达、 
温婉坚强， 巾帼不让须眉， 既能相夫教子， 又能自

强独立， 是男性心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农劲荪思

想进步、 目标远大， 有着与霍元甲的武侠精神形成

鲜明对比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霍元甲与

农劲荪， 二者正是近代中国新旧文化理念冲突与融

汇的代表。正是在农劲荪的精神生命影响与带动

下， 霍元甲走出观念的困局， 从封建的“忠君”转变

到现代的“为民”， 最终亲口说出“国家灾难深重， 
革命当是唯一的前途”， 自身精神生命获得洗涤后

的澄明。

以精神境界的完美度而论， 剧中的王云影和农

劲荪是典范， 但过于理想化的完美使人物的精神生

命失去了真实感。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如此

完美而固化的精神生命， 人类的精神生命是复杂、 
波动与变化的。  “经历这种对立、 矛盾和矛盾解决

的过程是生物的一种大特权： 凡是始终都只是肯定

的东西， 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

否定的痛苦前进的， 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 生
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5］124霍元甲的精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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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没有农劲荪的先进， 但塑造与表达更加饱满。其

精神生命的矛盾和变化折射的是清末历史转折期

间， 国人思想将变未变与懵懂迷茫的总体特征。从

开始的“唤明君出世”到“革命是唯一途径”， 霍元甲

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消除对立和矛盾（并且是自我认

识的矛盾）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着。其精神

生命所外显的生命行为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肯定， 精
神生命的美丽不在于永远符合规律的完美与永远

把握真理的正确， 而是当思想被黑暗所遮蔽时苦苦

求索而最后即便失去生命也“朝闻道夕可死”的永

恒向上。不断自省与更新， 寻求拨云见日后的精神

澄明， 以及能够战胜生物生命的需求而获得永恒， 
这才是人类精神生命的纯粹之美。

在剖析第二重生命美学的教学中， 教师必须结

合历史辩证法， 向学生重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这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文化、 政治、 意识形态的错综

复杂， 强调现实主义创作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标准。在详细分析主人公精神生命的变化历程的

同时， 着重指出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灵生命的绝对性

不同在于人类拥有除生物生命之外的精神生命， 在
于人类可以为了完美的精神生命而甘于捐献生物

生命的伟大。引导学生不可只耽于生物生命的美

满， 还需追求精神生命的“自由呼吸”。

4　社会生命的选择、 启示与延续

一个人生存过， 就会对相关联的社会关系造成

影响， 程度可深可浅， 效果可正可负， 范围可大可

小， 时间可长可短， 这就是人类个体的社会生命。  
“一个人的社会生命的强弱， 与其为社会创造的价

值的绝对值成正比， 与其向社会索取的价值量成反

比。”［2］130个体的生物生命、 精神生命会随着物理死

亡而消亡， 但其社会生命却可以凭借在世者的大脑

记忆或者符号的记录传播得以保存。  “如果没有复

制或强化， 这种记忆还会因为偶然的原因消失在时

间的长河里。这既是由他的生命活动对社会影响

力的强弱度决定的， 也是由记忆他的媒体方式决定

的。”［6］凡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起到推动社会发展， 
造福多数人类， 使民族、 民众的生物生命得以更好

存活、 兴旺发展的人， 不但他们的思想、 智慧、 作
品和功绩被世人铭记， 他们的身世经历、 音容笑

貌， 甚至先人及后代也会被世人关注。这种代代相

传、 生生不息活在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生命是无限而

伟大的。

任何人的社会生命的形成和存在都不是空穴

来风， 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上。那些

对人类生存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 其强大的社会生

命力离不开众多普通社会生命的助力。历史上的

霍元甲， 其原初的社会生命——对当时的人类生存

产生过的实际影响——随着多个版本的现代影视

作品的广泛传播而被增强放大， 被现今的世人所热

爱， 形成了更积极的社会价值。以往旧版重点展演

霍元甲个人的热血传奇， 以打败洋人、 扬我国威的

积极影响来体现自强不息的大侠形象， 这是浪漫主

义的传统武侠叙事， 主人公的社会生命是个人英雄

主义式的。新版的叙事风格侧重正剧的写实主义， 
冷静、 客观， 淡化不符史实的个人英雄主义， 注重

个体生命与人类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书写。

新版改编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大胆设想了谭嗣

同与霍元甲的相遇， 让这个真正具有强大社会生命

的历史人物成为主人公社会生命塑造的引路人。

故事伊始， 霍元甲的生物生命力是旺盛的， 但社会

生命是有限而薄弱的。他武艺高超自创拳法， 在津

门武林小有名气， 甚至打破家学不外传的规定收外

姓徒弟， 但其所影响的社会关系只是家人、 徒弟及

江湖中人而已， 并未给更多人的生命存在带来过多

的贡献。当谭嗣同问他如何看待洋人称呼国人为

东亚病夫时， 他回答： “若他们向我挑衅， 我一定会

打倒他们。”欲以一己之力的生物生命行为来驳倒

洋人的谬论， 社会影响非常有限， 结果只能证明一

个人而不能证明一个民族。相反， 生物生命衰弱且

将要熄灭的谭嗣同， 社会生命之火却愈加旺盛。百

日维新可谓是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存续所

作的一次努力， 虽然失败， 但社会影响巨大。对于

谭嗣同而言， 个人精神生命中所秉持的行为准则使

其作出这样的选择——牺牲自我的生物生命以唤

醒更多世人精神生命的改变与觉醒——从而实现

其社会生命的目的。谭嗣同向霍元甲辨析国家落

后的原因， 除科学和制度外， 还有民族尚武精神的

缺失， 同胞受鸦片之害“骨瘦如柴， 精神萎靡”“又

有几个像霍贤弟这般身强体壮？”鼓励霍元甲发挥

个人的职业优势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使其醒悟

到“一介武夫， 也能为民族的复兴尽力”， 为其日后

让更多国人能够习武强身而开设精武门的行为埋

下了伏笔。从此， 霍元甲社会生命的活动范围开始

从家族、 武林扩展至国家与民族。

“社会生命总是潜藏着艰辛与风险。而且希望

铸就的社会生命越是强悍与伟大， 则越是需要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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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艰辛与风险。”［2］138 维新派如是， 革命党亦如

是。支撑这些仁人志士精神生命的是整个中华民

族生命延续与兴盛的理想。作为革命党的农劲荪

是主人公社会生命扩展之路上的同行者。他不但

多次帮助霍元甲渡过生物生命的难关， 而且启发霍

元甲如何让社会生命发挥更大的作用。父兄被害， 
霍元甲去找鹰四报仇却险些丧命， 被农劲荪救回后

又想再次以死相拼， 因为如果不去复仇， 会被江湖

中人看不起， 无颜活在世上。这种血债血偿的传统

武侠思想， 在许多武侠叙事中表现为苦练武功、 十
年磨剑、 一朝复仇。不能立刻手刃仇人而选择忍辱

负重的原因， 是要顾及自身周围的社会关系。故霍

元甲一旦意气用事丢了性命所造成的影响， 只涉及

家人、 徒弟及朋友而已。农劲荪劝说霍元甲暂时避

祸， 除了提醒霍元甲有家人要抚养外， 还提出了更

高远的社会使命之说： “一个人活着， 不应该在乎

一朝一夕的荣辱， 若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 担负起

应有的使命， 那才是让人敬佩的伟人。” 这正是谭

嗣同诀别诗“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之

意。赴死与偷生， 均是为了更好完成自身的社会使

命。谭嗣同选择放弃生物生命以成就社会生命， 霍
元甲选择保存生物生命以增强社会生命。霍元甲

因阿发之死而迁怒农劲荪， 农劲荪再次用谭嗣同的

事迹来启发他。阿发义无反顾地赴死如谭嗣同一

样， 是作为革命的种子去震撼世人。农劲荪为其指

出一条既能满足生物生命又能实现社会生命的道

路——在上海开设武馆， 养家糊口的同时“强健国

人体魄， 打破洋人谬论”。

从“只求一家平安”到更奋进的人生， 从比武见

高下到“树新武林之风”， 霍元甲生命道路的选择受

到他人的启示， 也启示了他人。精武门是农劲荪作

为革命种子的培育地与播散地， 是霍元甲作为国人

习武健身、 破除门派界限的场所， 两人提出“乃文

乃武， 唯精唯一， 心怀家国， 奋力不折”的精武精

神， 影响了众多的学员弟子， 也影响了为门派争名

誉的沪上武林人士、 想“割据一方， 雄霸江南”的荣

先生、 只求为师父报仇的陈真等人， 使这些江湖人

物的旧式思维得以转化， 能够着眼于更高的社会与

民族利益而愿意“化干戈为玉帛， 共创中华武术之

盛世”。  “作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主观评价， 理
想的价值应当是个体价值， 但其实现形式却表现为

社会价值。这是由于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个

人利益彼此冲突的基础上， 个体间的价值矛盾只能

由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价值来统一。”［4］122精武思想

启示下带来的社会价值统一了个体价值的矛盾， 成
就了霍元甲的社会生命。

剧集最后并没有表现霍元甲的死亡， 而是在精

武体操会成立之时戛然而止， 与以往旧版以英雄人

物的死亡悲剧（霍元甲被卑鄙的日本医生毒害致

死）来渲染英雄的崇高截然不同。以精武体操会的

蓬勃开端为结尾， 打破既定世界， 给出一个未来无

限可能的留白世界， 使剧中人物的未来生命在观众

的精神世界中得以再生和延续。而那一张张纪念

照片的排序——从家庭合照到师徒合照， 从创办人

合照再到全体教师合照， 最后到全体师生合照——

正是霍元甲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写照。可以想象， 
未来随着精武体操会的壮大， 主人公的社会生命也

会不断延续与增强。

在剖析第三重生命美学的教学中， 指出新版改

编的创新妙处， 不像各旧版那样以突出个人英雄行

为和死亡的悲剧结局为叙事基调， 而是以主人公社

会生命的未来扩大给予观众“不息”的回响。借助

分析剧中人物社会生命的不同表现， 启发学生重新

认识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 学会在未来

的人生中明辨个人荣辱与社会使命的矛盾、 平衡与

协同， 树立正确的生命目标。

5　结　语

人类的痛苦来源于生物生命与自然律令的冲

突， 精神生命与理性律令的冲突， 社会生命与现实

律令的冲突。当这些冲突表现为征服的时候， 就意

味着人类的生命活动的实现。美的本质是人类生

命活动的高级精神实现。  “美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它只能是审美活动在对生命的意义的定向、 追问， 
清 理 和 创 设 中 不 断 建 立 起 来 的 一 个 意 义 的

世界。”［4］191

新版《大侠霍元甲》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人类生

命意义的感性世界， 它讲述了以主人公为中心围绕

着的众多生命， 面对新旧时代的动荡更替、 中西文

明的激烈矛盾时产生的各种生命冲突。以主人公

为代表的传统武术家们， 在历史进步的洪流中面对

西方热兵器时的无力感和面对革命思想时的惊惧

感， 使整部剧集充溢着压抑、 彷徨与愤懑的情绪氛

围。正如新版编剧所言： “霍元甲这个人物在我们

这个剧当中，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了， 他可能是

整个清末民初武术家群体的代表。所以， 我们也参

考了一些其他武术家的人格和事迹。”［7］事实上，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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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个体生命活动的实现， 对冲突的征服及对困境

的突围， 不仅代表了中华武术家群体， 还代表了中

华民族群体在困惑苦闷中的求索与突围。主人公

没有快意恩仇、 无往不利， 反而屡遭迫害、 委曲隐

忍， 需要亲友的施救。该剧制片人如是说： “这个

人物本来就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为什么不把他往下

拽一拽呢？霍元甲之所以被后人敬仰， 一定经历了

非常多的磨难， 通过这些磨难， 他才能真正成长。

因此， 这个角色在前中期会有一些不讨喜的地

方。”［8］主人公初期的“不讨喜”， 本质源于其生命历

程中无法征服来自死亡威胁的生物冲突， 无法征服

来自革命思想的精神冲突。但这恰是历史真实中

的个人真实， 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生命真实。

主人公在苦痛中努力挣扎地求索， 允执厥中的坚持

则是对生命阶段悲剧性困境的积极超越， 看似压抑

的否定实则表现了人类对自由自觉的最高生命存

在方式的追求， 是生命本质的昂扬。

“自然界的奇迹是‘生成为人’——人的奇迹是

‘生成为’生命——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精神生

命——精神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审美生命。”［9］审

美活动是在主客体同一的基础上对于人的自身价

值的体验。学生作为审美主体对主人公的被骗感

到愤恨， 对他的迂腐感到焦急， 是以自我的主体经

验去验证主角的生命行为。霍元甲习武健身的主

张并不能使国人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 只有走农劲

荪的革命之路， 才能使封建中国走上现代化进程。

学生以事后的明晰去体悟剧中人物世界观的改变， 
观剧时的高觉悟、 高起点和正确性， 潜意识地肯定

了主体自我的生命状态， 实现自我在现实时空的价

值肯定。同时， 主人公作为审美客体的形式核心， 
其个体生物生命的维系、 精神生命的演变、 社会生

命的增强， 达成了“武”的个人价值与“国”的社会责

任间的关系和谐， 实现了个体生命意义的完美与充

盈， 也投射为中华民族整体生命力的维系、 演变与

增强， 是客体在叙事时空的价值肯定。

黑格尔说： “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它让

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5］147 新版《大侠霍元甲》

跳出传统武侠叙事的审美范式， 遵从历史辩证的原

则去书写主人公的三重生命境遇， 其所蕴含的生命

美学需要深度挖掘方能显现。在作品评析的教学

实践中， 教师逐层为学生揭示， 引导学生的精神生

命与人物的三重生命发生审美转换， 促使学生的审

美视点从人物的个体生命上升至民族的整体生命， 
进一步上升至人类的普遍生命， 引起学生对人类生

命意义的终极追问， 引导学生“在追求人与自然、 
社会、 自身辩证和谐的否定之否定的个体生命成长

阶段， 自觉培育智慧之爱和追求真善美……在具体

的生存境遇中， 始终在契合内在生命潜能释放的正

确道路上奔跑， 最终超越非理性的生命观所带来的

价值迷失的束缚， 创造出值得期待的生命存在样

态”［10］。一旦审美主体能够透过审美客体浮躁的表

象看到美的生命本质， 激发对自身生命的深刻思

考， 就会在精神生命上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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